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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基层警察教育探析

———由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展开的考察

刘 鄂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摘 要:为落实预备立宪 《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关于组建基层警察机构的要求,民政部于光绪三十四年

奏定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要求府、厅、州、县均须设一处巡警教练所,以培养基层警察。毕业于武汉巡警

教练所的严良钜,其毕业文凭即为基层警察教育之实物佐证。严良钜文凭中记载的师资、课程等信息,反映

出武汉巡警教练所不仅配备了优良的师资,还在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规定课程之外,因地因时增添课

程。然因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办学要求有诸多好高骛远之处,不少地方因经费不足等困难推迟开办,甚

至不能开办巡警教练所。按章办学的武汉巡警教练所,虽具有样板作用,但此一样板在当时并不具备推广

之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清末预备立宪因操切行事而不能成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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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之后,警政为清廷所注重。“巡警为内治之本,而学堂尤为造就警才之本。”
①随着巡警教育日受重视,自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中国第一所巡警学堂———京师警务学堂开办后,不少省

份也相继开办巡警学堂,培育了不少警务人员。因为报考巡警者水平参差不齐,毕业后的岗位要求也并不

相同,警察教育本应有培养层次之区分。对此,各省在办理巡警教育的早期,已有一定认识,如山东省于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开办警务学堂之后,学生即有官班与兵班之分②;又如吉林省不仅有培养高等巡警的

巡警学堂,也有培训警兵的传习所。③ 但不难看出,此时各省做法、名目并不统一。光绪三十四年 (1908)

民政部奏定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明确将巡警学堂划分为高等巡警学堂、巡警教练所两个层级,并规定

“巡警教练所,府厅州县须设一处。巡警教练所毕业生,专作为地方巡警之用”。④ 自此至清亡,巡警教练

所成为培养地方巡警的法定机构。

关于巡警教练所在全国举办的总体情况,在宏观层面已有一定研究⑤;对具体省份开办巡警教练所情

况的分析,就笔者所见,四川、广西两省已较为详细。⑥ 就此而言,对巡警教练所的研究,似已不易带给我

们新的知识增量。但当笔者在湖北省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并对其内容加以分析

后,尚觉前人著述在巡警道与巡警教练所的关系、教练所的课程及师资、中央法令与地方实践的衔接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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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有未尽之处,故不揣谫陋,拟根据此文凭,以武汉巡警教练所为观察对象,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就

正于方家。

一、武汉巡警教练所文凭的内容

湖北省档案馆所存武汉巡警教练所文凭,其主为严良钜。① 该文凭分为左右两部分。

(一)严良钜毕业文凭的右侧为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现摘要如下: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务大臣等,详拟章程,奏经

核定,降旨颁行……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

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

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諆,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

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士为

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弊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著学部通行京外有

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

令实力奉行。顺天府尹、各省督抚及提学使,皆有教士之责,乃往往任其偭越,违道干誉,貌似姑息见好,

实系戕贼人才……倘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敢漫不经心,视学务士习为缓图,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

之举转为酿乱之阶,除查明该学堂教员、管理员严惩外,恐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

均不能当此重咎也。其各懔遵奉行,俾令各学堂敦品励学,化行俗美,贤才众多,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

意。此旨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

前,俾昭法守。钦此。②

由上谕最后部分可知,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与此上谕颁布后发放的其他文凭一样,是必须刊印此道上

谕的。③ 至于刊印的原因,上谕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整顿所谓士习官风。

(二)严良钜毕业文凭的左部分内容,现抄录如下:

           毕业文凭

钦命湖北武昌盐法道、署理巡警道黄,为

发给毕业文凭事。照得武汉巡警教练所,前经

调署盐法道、正任巡警道全,招选学生,暂定速成班入所肄业。复经本道督饬各员改良办法,增添科

学、认真教授,现届毕业期限,业已分门考试完竣。核计该学生应列入最优等,除成绩分数分别填注,

造册备存外,合行发给毕业文凭。须至文凭者。

一堂学生严良钜,年二十四岁,武昌县人。

曾祖助生,祖世书,父蓝田。

     科学 总绩二千一百五十八分 总平均八十三分

国文   政法浅义  违警律  警察要旨  地方自治

武汉地理 司法警察学 司法警察章程释义 操法 行检

        所长、武昌高等巡警毕业、议叙知县陈冠第

901

①

②

③

《严良钜毕业文凭》(191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LS007,目录号10,案卷号2865。

此上谕之标点,参考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李秀清、孟祥沛、汪世荣点校:《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点校

本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0-51页。
《杨纲朝文凭》(1910年),成都市档案馆藏,全宗号 民国0093,目录号06,案卷号3851。笔者于2015年在成都市档

案馆所见 《杨纲朝文凭》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分为文凭正文,上部分也为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需要指出的

是,2020年3月25日,笔者为核实 《杨纲朝文凭》的档案编号有无更动,特意电询成都市档案馆。该馆人员回复为:该档案

正在鉴定之中,不对外提供查阅,鉴定不会导致该档案的全宗号及目录号发生变动,但案卷号有变化的可能性。特此说明。



       监学兼教员、留日警监学校毕业、附生李登云

监学兼教员、留日警监学校毕业生王文彬

教员、民政部高等巡警毕业、八品警官包拱宸

教员、民政部高等巡警毕业、七品警官杨成德

教员、北洋高等巡警毕业、附生吴瑞芬

教员、留日经纬学堂毕业、举人傅赞枢

教员、民政部高等巡警毕业生武绵

教员、民政部高等巡警毕业生世荣

教员、民政部高等巡警毕业生成庄

  宣统二年十月 日给

       右仰学生严良钜收执

根据文凭此部分内容,我们至少可获取以下信息:湖北巡警道是武汉巡警教练所文凭的发放机构,教

练所开设的课程及师资等。那么这些信息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清末制度、官场、警界的纠葛,需要我们进

一步解开呢?

二、巡警道管理下的巡警教练所

1905年,载泽、绍英等五大臣受命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时,绍英等被吴樾投掷炸

弹所伤。此事促使清廷于当年九月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政。“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巡警部改设为民政

部之后,中国警察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统领各地方警政发展的领导监督体制。但是,不可否认,

清政府领导阶层对中国警政发展的规划并没有全面渗透到各个地方。这种状况在光绪三十三年得到了根本

的改善。在这一年,巡警道的成立促使中央对地方警政的管理进一步落实,清政府藉此也完成了地方警政

发展的分期规划。”①在此基础上,宪政编查馆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四月审核通过 《各省巡警道官制并

分课办事细则》。其规定,“各省按照奏定官制通则设巡警道一员,归本省督抚统属,管理全省巡警事宜”,

“巡警道应就所治地方设立警务公所,督率所属各员每日订时入所办事,公所分设四课如下:一、总务课,

掌公所总汇之事。凡承办机要……统计报告及巡警学堂各事项皆属之。二、行政课。三、司法课。四、卫

生课”。② 可见,巡警教练所由巡警道的总务课进行管理,故严良钜之文凭由湖北巡警道颁发,于法有据。

那么严良钜文凭中出现的“湖北武昌盐法道、署理巡警道黄”“调署盐法道、正任巡警道全”又分别为何

人? 两人的正任官职恰为对方所署理,此二人出现在严良钜文凭上的背后,又隐藏着当时湖北官场、警界

哪些信息呢?

(一)清末湖北巡警道中的官场纠葛

1908年清廷明确要求各省设立巡警道之后,湖北首任巡警道员为冯启钧,其为张之洞督鄂时一手提

携。③ 瑞澂于1910年就任湖广总督后,参劾冯“于巡警章制毫不讲求,任用私人,纵容劣弁,徇私忘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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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涛:《清末警察制度研究 (1894-1911)———以警察立法为视角》,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第153-
154页。

《宪政编查馆奏考核直省巡警道官制细则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荆月新、林乾点校:《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0-191页。本文引用时,对点校本标点略有改动。

参见 《鄂督开会追悼张文襄详誌》,《申报》1909年10月10日。



自封殖”,于是冯被“革职,永不叙用”。① 冯之遗缺,“由民政部请简全道兴补授,未到任以前暂由瑞督委

候补道黄祖徽署理”。② 全兴、黄祖徽即严良钜毕业文凭中的“调署盐法道、正任巡警道全”“湖北武昌盐法

道、署理巡警道黄”。

全兴在被任命湖北巡警道之前,担任民政部“营缮司员外郎”。③ 冯启钧于1910年5月被革职,只因全

兴“一时尚难到任,亟应委员署理。查有候补道黄祖徽精明干练、才识兼优,特委该道暂署巡警道篆”。④

黄祖徽迅速接任,其“办事颇精细,承冯之后,一切均仍其旧,无所改革。惟遇事整顿,颇能认真,故巡警

官弁、学生精神均为之一振,而瑞督见其无甚动作,深斥其无能。以全道乃部中特保之人,必克称职,爰屡

电促其速来,并调京、津、苏、沪警务员弁四十余人来鄂,由全道安置于武汉各区及警务公所,一时旧日警

员撤换殆尽。讵新来各员多与本地人言语不通,情形不熟,虽服务甚勤,而小窃、拦抢各案反较从前为多。

全道原欲极力铺陈新猷,亦因初来诸多隔膜。随带各员因系部派,颐指气使,屡屡酿事,以致警政大有江

河日下之势……瑞督至此乃将全调署盐法道,饬其从旁研究;仍委黄道再署警道”。⑤ 可见,瑞澂经对比黄

祖徽与全兴前后主管湖北警政的举措,对黄祖徽是由失望到信任,而对全兴则是从期待到失望,这是决定

二人在湖北警界仕途的最重要因素。⑥

瑞澂将全兴以正任巡警道身份,调派署理盐法道一职。此职虽与巡警道为同级官员,但“各省所设巡警

道缺,其品秩虽视守巡道员,而按其职掌有监察全省警务之责,与藩、学、臬三司权限无殊。所有该省各府

厅州县,自应就主管事项归其考核”⑦,显然巡警道的权力相较盐法道更大。瑞澂之人事安排,对全兴有暗

降之嫌,故为安抚全兴,令其署理盐法道此一清代地方有名的肥缺。《申报》对全兴职务调动的评论是,“全
警道调盐道,系因盐务出息较优于警务耳”。⑧ 这只是点出安抚之果,而未明示安抚之因。不过,瑞澂之举

仍然引起了全兴原属衙门民政部的哗然,“民政部各司员闻之,引为大辱,以为由部奏保钦简人员,就令其

果不称职,亦当先试以事。果有劣迹可寻,不妨登诸白简。今无端如此凌辱,是瑞制军有意与民政部开衅,

因此全部人员主张开特别会议商量对付方法,以为保全民政部体面之计。”⑨瑞澂作为官场老手,不会不了

解与中央部院生隙的后果,然巡警道作为当时新设的重权机关,主官之安排不能不重视;何况他先前让全

兴调署盐法道,也可视为抚慰之举了。

再次署理巡警道的黄祖徽,得到了湖广总督瑞澂的极大信任。瑞澂向摄政王载沣保荐黄祖徽,称其“精
明干练,才具优长,即现任司道中亦不可多见”。􀃊􀁉􀁒 仅一月有余,宣统二年 (1910)九月九日黄祖徽即奉上

谕,补授“湖北武昌盐法道员缺”。􀃊􀁉􀁓 显然,瑞澂的举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瑞澂出于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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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6页。
《正署两警道政见之比较观》,《申报》1910年9月6日。
《京师近事》,《申报》190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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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术、患有羊癫疯等四种可能之原由。参见邹俊杰:《论晚清的警政人事博弈———以湖北巡警道的选任和罢黜为中心》,《江

苏警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26页。
《民政部奏议覆御史麦秩严奏各省警察腐败有碍宪政恳饬速定民政司巡警道选任章程折·又奏厘订巡警道职权片》,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曾尔恕、薛梅卿、杨育棠点校:《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七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280页。本文作者引用时,对点校本的标断略有改动。

《鄂督更委盐关巡三道原因》,《申报》1910年8月23日。
《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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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徽掌控警政能力的信任,仍让黄祖徽以盐法道员的身份署理巡警道。这也就是为何直至严良钜毕业时的

宣统二年 (1910)十月,黄祖徽仍可以“湖北武昌盐法道、署理巡警道”的名义为严颁授毕业文凭。

在瑞澂的操控下,黄、全二人相互署理对方正任官职,于情理并不合。但在清代官场,署理本就是“一

种重要的任官方式”,虽然“它在运作中存在着署任官任期短、威望不够、委署失当、导致投机钻营盛行以

及督抚变相利用侵蚀委署权等弊端,加剧了清代的吏治腐败和任官制度的紊乱”①,只因地方大吏可以此

机会位置信任之人,所以即使官场中有不满之声,也可置之不理。

(二)巡警道对于巡警教练所的管理并非只是挂名

巡警道员并不只是巡警教练所文凭的颁发者,他们也与巡警学生有所接触。黄祖徽署理巡警道期间,

对巡警教育颇为上心,当武汉巡警教练所的巡警学生毕业时,还亲临训话。就“精神、品行二端”,他对巡

警学生加以告诫:“夫警察之原质更仆难终而所最要者,究不外乎精神、品行二端……盖警察者时时与贼盗

战、与水火战、与危险战,稍不注意,危害即生,必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使之无隙可乘、无懈可击,方能

防患未然。故振刷精神乃其首务也,次则在砥砺品行。警察以护保人民为宗旨,必须得人民之信用。设使

品格不敦、廉耻不讲,则无行之动作必致招尤纳侮,威信名誉扫地无余。”面对这群资历甚浅的巡警学生,

他甚至痛陈,“鄂省警察开办有年,表面上非无可观,而实际上终鲜进步者,得毋以前此巡警之资格不合、

程度不齐、教育不讲、规则不谙,有以致之欤?”所以他期待“诸生等坐而学者,今当起而行,务宜竭力殚

诚,克勤厥职。革除旧习,昭人民之敬畏;阐究新理,树公共之模范”。② 这番恳切的话语,即使放诸今日

观之,也不过时。

三、巡警教练所的课程与师资

就巡警学堂教育而言,课程与师资决定着巡警学生们学什么以及学到什么,故下文将针对这两方面,

对武汉巡警教练所的相关情况加以介绍与分析。

(一)武汉巡警教练所开设的课程及其分析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第六条规定,“巡警教练所以一年为毕业期”。严良钜在一年之内所习课程,大体

遵循该章程第十二条的规定:“巡警教练所,应习学科如左:一、国文;二、大清违警律;三、警察要旨;

四、政法浅义;五、地方自治大意;六、本处地理;七、操法。”③但除上述课程之外,严良钜还学习了司法

警察学、司法警察章程释义以及行检三门课程。武汉巡警教练所在民政部所定课程之外有所添加,课程的

设立者应是有所考量的:

1.因应新的立法及司法状况所需。清末司法独立,检察厅等司法机关需要司法警察受其指挥调度。为

规范司法警察之管理,光绪三十三年 (1907),法部颁布了 《司法警察职务章程》。该章程规定:司法警察

人员可以巡警充之。司法警察的职权包括逮捕人犯、搜查证据、护送人犯、取保传人、检验尸伤以及接收

呈词等。④ 在严良钜毕业前半年,即宣统二年 (1910)四月四日,法部在对前一章程进行修订的基础上,颁

布了 《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前后两章程关于司法警察职权的规定并无变化。⑤ 因为巡警教练所培养

的学生有可能成为司法警察,所以黄祖徽在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典礼训话时,也特意提到“当司法独立之

际,审判业经开庭,司法警察尤为注重。盖警察虽纯然为行政上事,然欲达行政上之目的,则不得不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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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部等奏定司法警察职务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李秀清、孟祥沛、汪世荣点校:《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9-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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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干涉。司法警察,职务多属刑事,故亦名刑事警察,为司法补助机关,专以防止危害之足以犯罪者为

原则”。① 由此可见,武汉巡警教练所开设司法警察学、司法警察章程释义两课程,实为有的放矢。

2.呼应朝野对警察操行的要求。“武汉警察机构建立之初,规章制度极不完善,警官和警士都不熟悉警

务,再加上有的警士品质良莠不齐,工作效率不高,有时甚至办坏事”。据 《湖北官报》第二册记载,1906
年在汉口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凶犯供出作案的还有一名省城巡警……后来,这个巡警虽处极刑,但警察

的声名受到极大的损害”。② 所以武汉巡警教练所特别开设“行检”课程,对巡警学生进行品行考核,也就

不为无因了。那么开此课的效果如何? 从巡警学生以老师之名起拆字联的事例来看,恐成效不佳。此情况

在下文将论及,此不详叙。

(二)武汉巡警教练所的师资及其分析

清末各地大多设立了巡警教练所,故可将武汉巡警教练所的师资与外地巡警教练所的师资作一对比,

以明师资之优劣。四川与湖北毗连,“四川各巡警教练所教师所具备的资格,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

层次,由留学过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宏文学院、东斌学校、警察学堂、警监学校、警视厅等处的人

员充任教师;第二层次,由毕业于京师巡警学堂、测绘学堂、湖南警察学堂、湖北陆军学堂、四川法政学堂

的人员充任教师;第三层次,由毕业于四川自治研究所、宪政讲习所、警察传习所、巡警教练所等各处的人

员充任教师。”③武汉作为湖北首善之区,其巡警教练所的师资自当不弱。列名于严良钜毕业文凭的教师

中,三位系留日学生,其余七位系国内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基本对应的是四川巡警教练所第一、二层次的

师资。

那么严良钜文凭上列出的师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这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1.严良钜毕业文凭上教师中留日者

严良钜毕业文凭上教师中,傅赞枢毕业于经纬学堂,李登云、王文彬二人毕业于警监学校。经纬学堂

系“1904年9月创立,是明治大学下属机构,校舍在神田三崎町……修业期限最短十个月,最长二年。课

程包括刑律科、警务科、师范科、商业科等”。而警监学校则是由“寺尾亨所创设”④,寺尾亨系日本东京帝

国大学国际法方向的教授,曾留学法国学习国际法。其与孙中山交谊甚厚,曾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政府

法制顾问。⑤ 可见,上述两校的师资均与法学及警务相关。

那么傅、李、王三人学识如何呢? 傅赞枢系湖北武昌人,于1903年中“癸卯恩科湖北乡试举人”⑥,其

旧学功底当为不薄。至于傅为何及如何前往经纬学堂学习,因资料不足,无法说明。李登云的情况,也因

文献不足,难以说明。王文彬则系张之洞为整顿湖北警政,于光绪三十年冬 (1904)派往日本学习的数十

名文武职官之一。这批职官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六月初一日于警监学校本科毕业,其中优等毕业生八

名,毕业生三十名,王文彬系毕业生之一。⑦ 王文彬在日本留学成绩不为突出,其回国后授课成效似也不

佳,媒体甚至报道了其被巡警学生侮弄之情,“鄂省巡警学堂监学王文彬文理不甚通顺,而好咬文嚼字,故

与学生感情颇恶。近诸生将王文彬三字用拆字格撰成匾联,以调侃之”。对学生此举,记者评价为“未免谑

而近虐矣”。⑧ 将教师名字用拆字格的方式加以戏侮,这批未来的巡警之所为,也可反映当时巡警教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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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并不为佳。

2.严良钜毕业文凭上教师中高等巡警学堂毕业者

列名于严良钜毕业文凭的教师中,有五位毕业于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一名毕业于北洋高等巡警学堂,

一名毕业于武昌高等巡警学堂。这几所学校的情况又大致如何呢?

光绪二十七年 (1901),清政府聘请日本人川岛浪速为监督,创办了京师警务学堂,该校为我国第一所

警察学校。“警务学堂由日本人管理,主要教职员也由日本人充任,因此学员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接受日本

式的训练……光绪三十二年 (1906),清廷正式兴办高等警察教育,决定将原设的京师警务学堂改造为高等

巡警学堂。”①该高等巡警学堂先是由巡警部管理,当巡警部改名民政部之后,学堂也随之改称为“民政部

高等巡警学堂”(亦称“京师高等巡警学堂”),并由民政部拟定了 《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章程》对其进一步

规范教学。② 北洋高等巡警学堂,则系由1902年创办的保定警务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于1903年合并而

成,到1911年上半年,该学堂毕业生总数达一千三百多名,成为仅次于京师的全国第二大警察教育基

地。③ 至于武昌高等巡警学堂,其前身则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在武汉阅马厂所设立

的警察学堂。宣统元年 (1909)查照宪政编查馆及民政部逐年筹备清单,将省城警察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

堂,至此武昌高等巡警学堂始定名。④ 综上可知,武汉巡警教练所的教师由国内高等巡警学堂毕业者,其

母校均为当时国内办学早、实力雄厚的警察学校。武汉巡警教练所聘请这些人,是与武汉作为湖北省府所

在的地位相称的。

严良钜毕业文凭中的教师,由民政部高等巡警学堂毕业者有五人。其中武绵、世荣、成庄,笔者尚未查

到相关资料,难以说明。杨成德、包拱宸二人均系“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正科学生。查照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原奏,正科以三年毕业,自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起,至宣统元年九月止,已及三年期满毕业”,经民政部“派员

按期学课,分题考试,并通计平日课程分数,汇总考核,分别等差,共得最优等三十七名,优等三十名,中

等七名”。其中,杨成德以八十二分的成绩,位列最优等,“以七品警官记名”;包拱宸以七十分零九的成

绩,名列优等,“以八品警官记名”,“分发现在已设巡警道省分,酌量任用”。⑤ 就杨成德、包拱宸二人情况

来看,尚称优良师资。

教授严良钜的吴瑞芬系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其人情况不详。而毕业于武昌高等巡警学堂的陈冠

第,则是以武汉巡警教练所所长的身份列于教师之首。此人曾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以优等知县的身份,

受委于湖北巡警道“总务科学习”⑥,随即又被委任为“行政科长”。⑦ 如前所述,巡警道总务课是管理巡警

学堂事项的部门,而行政课则为巡警道下辖四课之一。⑧ 凭借在巡警道的资历与人脉,两年后,陈冠第以

所长之职出现于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落实不易的巡警教练所制度

清末武汉巡警教练所的建立,乃至全国范围内府厅州县开设巡警教练所,皆非偶然。巡警教练所之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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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立,实际是清末新政中的一环;而其运作则必须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在清末百废待兴的时局中,武汉

巡警教练所之类的地方巡警教育机构,由中央的纸面上的法令变为实际运作的制度,有诸多难题需要克

服。

(一)清廷预备立宪路线图中的巡警教练所

《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是预备立宪最重要的路线图与计划表。光绪三十四年 (1908)宪政编查馆、

资政院会奏的 《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折》中提到,“光绪三十五年,厅、州、县巡警限年内粗具规模 (民政部、

各省督抚同办);光绪三十六年,厅、州、县巡警限年内一律完备 (民政部、各省督抚同办)”①,而“值预

备立宪之初,旧章新律次第施行,从事警务人员,非学有专门,难期胜任愉快”。② 可见,办好地方警察教

育,是办好地方巡警的前提条件。因此,同年九月初九两宫下旨,《各省巡警学堂章程》“奏定之后,自文到

日为始……巡警教练所限六个月一体设立,由各省督抚汇总造册、咨部”;且该章程规定“巡警教练所学生

额数,由各地方官按照本地方情形申报本省督抚核定,但每处至少须满一百名”。③ 换言之,在1909年的

农历三月之前,全国上千的府厅州县均要设立学生不少于一百人的巡警教练所。

光绪三十四年底,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第二年,即宣统元年 (1909),负责全国警务的民政部在拟定

该部逐年筹备事宜时,明确指出“宣统元年,督催各省照章设立省城高等巡警学堂及各厅州县巡警教练所”

。④

为避免地方督抚出现怠于筹备立宪的情况,宪政编查馆要求自宣统元年起,内外臣工“限每年二月内及

八月内各具奏咨报一次”筹备事宜。⑤ 巡警教练所作为基层巡警办理完备的保证,自然也成为地方督抚奏

咨时几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从地方督抚奏报的情况来看,不打折扣地落实中央法令关于办理巡警教练所的

要求,并不容易。

(二)地方开办巡警教练所的困难

开办巡警教练所,须由地方在经费、人员等方面加以支持,这也正是地方颇感为难的。

1909年闰二月,时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在上奏筹办成绩的奏折中,先是提到,“鄂省巡警业设专官,且

于武昌省城开办警察学堂,数年以来,计毕业学生已及三四百人,分派武汉及外属充当巡士。并在该堂附

设巡警教练所,招集粗通文字之人,入所训练;继又陆续抽调武汉两处警兵来所补习,于更番训练之中,寓

逐渐推广之意”。在接到中央所颁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之后,陈夔龙将原警察“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

……仍在该学堂内附设巡警教练所,专以养成巡警、下士为主”。可见,早在民政部令各省设立巡警教练

所之前,武汉巡警教练所就已附设于警察学堂。在摆出武汉一地办所的成绩之后,陈夔龙笔锋一转,“定章

府厅州县应设巡警教练所一节,通饬各属一律筹办,其有因经费不足,不能如期设立”。⑥ 陈夔龙甚至连湖

北境内已办好巡警教练所的府厅州县数都未列出,可以想见是因数量太少,实在无法列举,所以只能将如

期开办的武汉巡警教练所作为榜样,单独在奏折中提及了。

湖北的府厅州县官面对支绌的经费,也并不是没有想办法。湖北应城县知县皮坤就办理巡警教练所的

经费问题,特地向陈夔龙请示:“前奉部章,各厅州县应先设巡警教练所,无款举办。当查该县膏捐局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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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一抬,向应加收钱十二文,汇缴作县衙门及巡、典、学、营各署办公之津贴,业经禀定有案。兹因此项

膏捐,每年至少有三十万抬,以每抬十二文计之,约共可得钱三千余串文,拟一并提作开办该所经费,已会

商妥。特禀请督部堂核示。”①应城一县的问题或可解决,但不是每个县都能抽出如许财力,所以直到宣统

二年 (1910)三月,接任陈夔龙的瑞澂在筹备宪政的折子里还是只能如实承认,“查全省六十九厅州县……

各属应设之教练所,合计禀报开办者,亦有五十九处,如孝感、潜江等县,已报毕业考试”,②也就是说还有

十处厅州县没有开办巡警教练所。

办学经费的不足,其实与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所定的不合理招生人数有直接关系。湖北官方舆论就

指出,“各厅州县,地有大小,缺有繁简。若系通商大埠,则教练学生虽满百,尚恐有不敷分布之处,百名

诚不为多。至就中小偏僻之厅州县而言,配置巡警三四十名,似已足用。而教练所乃豫备两倍有余之巡

警,以为毕业后任用之地,使各州县财政充裕,原无不可。今各州县方迭次禀请减少,并历陈为难情事。

所有地方巡警,应由地方费用支办者,宜如何节省经费,而又能不致显违部章,此不可不早为筹及者也”

。③ 在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定府、厅、州、县治理之难度,本是官场常识。《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制定

者置此标准于不顾,一刀切式地要求所有府、厅、州、县均设立招生人数不少于一百的巡警教练所,本就不

合当时之国情。

更须指出的是,因经费不足而难以达到中央办所要求的省份,远不止湖北一家。云贵总督锡良是较早

意识到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要求难以满足的地方大吏,1909年初他即在奏折中提及,“若遵定章,府厅

州县各设一教练所,额限百名,目前不特无此多数教员,而财力实有不逮。盖瘠苦州县,往往有城内居民

不满百户,乡间数十里寂无人烟者。情形既有不同,办理自难一致,拟请于各府、直隶州先设教练一处,调

集所属合格学生教练”。④ 一年之后,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在奏折中陈述经费困难之后,提出了更可行的解

决文案,“查民政部奏定 《巡警学堂章程》第五条,‘巡警教练所学生数目,每处至少须满一百名’。遵照举

办,必岁需银三千两上下。际此上下俱困,罗掘无从,何以筹此巨赀? 纵各州县迫于考成,勉强举办,不过

饮鸩止渴,重为民困,深恐激成事变,贻误大局。拟请稍事变通,将全省州县厘为三等:大县六十名,中县

五十名,小县四十名。需费既少,举办较易”。⑤

过短的筹备开办时限、不合理的招生人数要求、要求各府厅州均设一处巡警教练所等等规定,在地方

官看来,《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可操作性实在大有问题,必须加以变通。

(三)办理加以变通的巡警教练所

地方巡警教育的重要性,中央与地方是有同识的,问题主要出在中央相关法令与地方实际情况有所脱

节,所以在接到地方的反馈之后,中央特别是具体负责巡警事务的民政部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民政部在回复山东巡抚孙宝琦时,同意该省“教练所学生数目改为大县六十名,中县五十名,小县四十

名”。⑥ 如前所述,湖北省没能在中央规定的时限内在各厅、州、县完全如期设立巡警教练所,陈夔龙、瑞

澂等历任鄂督也是如实向中央汇报的。不只是湖北如此,其他省份情况也相差不远。民政部要求各省的

府、厅、州、县各设立一处巡警教练所时限的两年后,也就是宣统三年 (1911),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向中央

汇报预备立宪成绩时,仍然提及“各属巡警教练所亦已次第成立,除宿松、颍上、全椒、来安、建平等县报

明正筹办外,通计各属教练学生二千四百九十四名现已毕业者”。⑦ 宿松等县未能如期开办巡警教练所,

朱家宝似也并不觉得难以向中央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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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面对多省未能按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之要求设立巡警教练所,无论是体恤地方也好,还是法不

责众也好,中央都难以对各省加以苛责。

五、结语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湖北巡警道官位的频繁更动,对武汉巡警教练所的影响并不大。相比于“中

小偏僻之厅州县”因受限财力、上级支持度等,难以甚至不能开办巡警教练所;位处省会兼“通商大埠”的

武汉巡警教练所,能按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之要求如期开办,能拥有实力相对雄厚之师资,能够因应需要

增添课程,以及得到巡警道亲临毕业典礼的重视等等,使得武汉巡警教练所堪称清末湖北地方警察教育的

样板。

只可惜,作为依法办学样板的武汉巡警教练所,其经验难以在湖北省内乃至全国推广,毕竟该教练所

位处一省之政治、经济中心的独特优势并不容易复制。中央政府制定的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过高要求,

虽然在客观上给了武汉巡警教练所等为数不多的警学机构有了“取法乎上”的法律指引,却让更多的地方

巡警教练所的开办难以为继,所以最终 《各省巡警学堂章程》也只能在变通中加以执行。

以巡警教练所的开办为视角,回首百年前的清末预备立宪,我们理应吸取当时因为急于提振国势,而

在擘划新政的过程中陈义过高、操切从事的教训。毕竟,在穿越“历史三峡”时,更需要务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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